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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选取四川省广汉市为研究区域，运用 GIS空间分析方法，定量识别广汉市宜居性空间特征和规律，

并以此为依据对其乡村聚落进行空间重构。结果表明：①广汉市县域宜居性呈现以中心城区为高值中心，各乡镇场

镇为副高值中心的圈层状分布态势。其中，生活保障功能呈现由中部向四周成圈层状递减态势，生活改善功能呈现

分别以中心城区和各乡镇场镇为高值中心向外递减的两类特征，乡风净化功能呈现以中心城区为高值中心向西北和

东南方向扩散递减态势。②广汉市乡村聚落空间格局可优化为城郊融合型、聚集提升型、特色发展型、撤并重组型。

③川西平原乡村聚落的整治建设和保护规划仍存在总体规划布局单一化、同质化等缺陷，阻碍了川西平原传统文化

延续和新农村人居环境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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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由于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和科学规划的缺位，导致我国大部分乡村聚落面临着空心化、边缘化、发展滞后和环境

污染严重等严峻问题[1,2]。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和“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

的乡村建设总要求，在国家政策导向下，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建设城乡一体化协调发展的美丽宜居乡村，已成为我国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的重要任务。 

乡村聚落作为城乡协调发展的短板，近年来得到了众多学者的关注和研究。有学者从乡村聚落的演变过程⑶、空间格局特征
[4,5]、影响因素⑹和驱动机制, [7,8]等角度深入剖析，进而提出优化思路和建议;也有学者运用各类测算方法及模型，分别从微观角

度
[9]
、乡村地域系统角度

[10]
和生态保护角度

[11,12]
提出空间重构策略。这些研究指明了乡村聚落重构的方向，但多从乡村聚落这一

单一视角出发进行重构优化，忽略了区域人居环境系统的整体性、适宜性、乡村与城市之间的协调统一性。目前关于人居环境

适宜性的研究日渐成熟，学者们从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等层面对宜居性内涵进行了规范详尽的诠释[13]，运用人群主观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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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法[14]、BDI决策模型[15]、空间分析统计[16]等方法对城市环境[17]、滨海环境[18]、生态气候环境[19,20]等领域进行了全面充分的评

价，但在乡村宜居性和区域人居环境系统适宜性的评价方面还有所欠缺。 

川西平原乡村聚落又称“川西林盘聚落”，是一种特殊的聚落单元,处于川西平原“中心城市-城市-城镇-林盘”人居环境

系统组成部分的第四层次[21],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生态景观价值，为人居环境质量和区域生态安全提供保障[22]。然而，随着农

村劳动力转移和人们生产生活方式转变，川西林盘聚落也面临着形态演变、数量锐减、空心化等问题，川西平原人居环境系统

的协调稳定发展受到了一定影响。因此，本文将宜居性评价引入到乡村聚落重构中，选择位于川西平原腹心地带的四川省广汉

市作为研究区，以土地利用多功能性为基础，结合乡村振兴战略总要求构建县域宜居性评价指标体系，基于 ArcGIS平台综合运

用社会经济指标空间化方法，精准识别广汉市县域尺度宜居性特征,并以此为依据对广汉市的乡村聚落格局进行空间重构和策略

优化，以期为促进川西平原人居环境系统内部协调发展和类似平原地区的相关研究提供理论参考和技术支持。 

1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来源 

1.1研究区概况 

广汉是四川省辖县级市，古称“汉州”，别名“雒城”，位于成都平原的腹心地带，地处成都平原东北部龙泉山脉西麓，

为沱江冲积平原地带，自古就有“益州门户、蜀省要衢、通京孔道”之说，是成都市的北大门。广汉市境内地势平坦，由西北

向东南缓倾，平均海拔在 450-590m,以平原地貌为主，东部兼有丘陵，青白江、鸭子河、石亭江、绵远河等大小河流穿境而过。

广汉市属四川盆地中亚热带湿润气候区，气候温和、干温分明、四季分明，大陆性季风气候显著。春季冷空气活动频繁，降水

较少，夏季较热，暴雨多；秋季气温下降快，常有绵阴雨；冬季干燥、温暖、多雾。 

广汉市现辖 18个乡镇、39个居民委员会、182个村民委员会，全市总人口 60.4万人，其中农业人口 41.3万人。截至 2018

年，广汉市土地总面积约 548.69km2,以农用地为主，面积为 38,043.31hm2，占比高达 69.35%,是粮食、蔬菜、水果和经济作物种

植培育的天然基地。2018 年，广汉市乡村聚落图斑 9658 个，占地总面积为 6131.28hm2,其中小于 lhm2的聚落图斑占 81.22%,大

于 5hm2的大型聚落图斑约占 0.83%,聚落密度约为 18个/kn?。总体而言，广汉市乡村聚落数量多、规模小，斑块化严重、布局凌

乱，乡村环境和景观有待美化提升,综合整治潜力较大。 

1.2数据来源及预处理 

2018 年 7 月，课题组通过实地调研收集了各乡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信息，并于广汉市自然资源局和交通局收集相

关土地数据，经过数据资料的搜集整理，将研究数据分为矢量数据和社会经济数据（表 1）。综合考虑研究区尺度及各栅格数据

的空间分辨率等，确定宜居性评价单元为 30m×30m 的地理格网。 

表 1研究数据及其来源 

数据类型 数据内容 数量 来源 

矢量数据 

广汉市 2017年土地利用数据、地质灾害调查数据、 

交通网络数据、耕地质量等别数据 
1份 广汉市自然资源局、交通局 

广汉市 2017年域 DEM数据（重采样后为30m×30m分辨率） 1份 地理空间数据云平台 

社会经济 

数据 

医院 46个  

学校 137个  

能源供应设施点（水、电、气） 30个  

社会福利设施 25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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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体育设施 22个  

汽车客运站 17个  

超市 119个 实地调研 

农贸市场 34个  

便民服务中心 18个  

消防点 3个  

警点 18个  

休闲娱乐点（公园、游乐园、休闲山庄、自然风景区，等） 59个  

广汉市 2017年统计年鉴 1份 广汉市统计局 

 

2 研究方法 

2.1县域宜居性评价指标构建 

宜居性是人们对于一定区域内的社会文明、经济富裕、环境优美、资源承载、生活便宜和公共安全等方面的行为和需求的

满足状态，是自然生态环境和社会人文环境的交织融合与有机统一[13-20],其本质是人们在生活中的各类行为和需求达到满足状态，

农民在乡村聚落环境里的各类需求能够得到的满足程度也就成了乡村宜居性强弱的量度。土地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在被人

类的有效开发后具备为人类提供产品和服务的能力，从而满足人类的各类需要，因此土地利用多功能性与宜居性概念的内在联

系是判断乡村聚落内农民生活满意度的有效途径[23]。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结合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遵循以人为本、

全面性、可量性和地域性等原则，以土地利用多功能性为基础构建广汉市县域宜居性评价指标体系，包括 3 项一级功能和 9 项

二级功能（表 2）。 

生活保障功能：生活保障功能服务于人类生存最基本的需求，是维持人类生存发展的最首要动力条件。广汉市位于川西平

原的东北部，气候温和、河流纵横交错、居住环境优越，境内农耕兴旺、渔业发达，为加工制造和生态农业园等二、三次生产

提供了重要的农产品原料，也促进了各新兴产业的形成和就业机会的增多。因此，将生活保障功能细分为居住承载功能、就业

保障功能、能源供应功能和环境承载功能。 

生活改善功能：生活改善功能是保障居民具有更高层次的优越生活，确保居民的各项权益能够得到充分满足。广汉市位于

成德绵高新技术产业带的中心地段,境内交通道路网络四通八达，作为连接各类产业经济区的枢纽城市。近年来全市经济总体呈

现总量扩张、结构优化、人均提升的良好态势，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区域内居民的社会福利和公共安全等需求也在不断

的升级。因此，将生活改善功能划分为交通服务功能、社会服务功能和安全服务功能。 

表 2广汉市县域宜居性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功能 儿级功能 权重 空间化方案简介 方案说明 

生活 

保障 

功能 

居住承 

载功能 
0.20 栅格单元内城乡建设用地面积比例 黄安，等[23] 

就业保 

障功能 
0.10 

第一产业（kriging插值的耕地质量利用等指数和农村居民点至农用

地的欧式距离）和第二、三产业空间化指标（栅格单元内区域任一点

到达城镇、工矿用地的距离和通行速度的乘积） 

 

张凤荣，等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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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承 

载功能 
0.09 

水源供给（kriging插值的浅层地下水和栅格单元中地表水的面积比

例）、地质环境（地质灾害防治规划报告中获得地质灾害分区）、地形

起伏度（基于 DEM数据进行表面和邻域分析）和森林覆盖率（栅格单

元内林地面积比例）等权叠加 

周自翔、 

王毅，等[19,25] 

能源供 

应功能 
0.12 供也站、供水厂和燃气站欧式距离空间化后按 4：3：3的权重叠加 胡伏湘[17] 

生活 

改善 

功能 

交通服 

务功能 
0.08 栅格单元内区域任一点到达汽车客运站的距离和通行速度的乘积 潘海啸，等[26] 

社会服 

务功能 
0.12 

综合医疗服务、教育服务、社会福利和便民服务欧式距离空间化后按

3：3：2：2的权重叠加 
胡伏湘、黄安[17,23] 

安全服 

务功能 
0.08 警点和消防点欧式距离法空间化后等权相加 

张文忠、黄安、张志斌,

等[13,23,27] 

乡风 

净化 

功能 

素质提 

升功能 
0.15 市级和乡镇级文化体育设施欧式距离法空间化后按 4：1的权重叠加 伍学进[28] 

文化传 

承功能 
0.06 

生态农业园区、历史文化遗址、自然风景区欧式距离空间化后等权叠

加 
黄安，等[23] 

 

乡风净化功能：乡风净化功能是在生活需求已得到满足的基础上服务于居民素质提升和思想建设。随着经济的不断增长，

广汉市对广大乡村地区的发展要求也逐渐提高，创新打造“为村”等便民服务平台，不断增强乡村治理能力，凭借其卓越的区

位优势、遍布的生态景观和历史文化遗迹，对于传统优秀农耕文化的挖掘逐步深入，形成了一批颇具地方特色的综合田园旅游

景区，农村环境和风气焕发出新气象。因此,将乡风净化功能细分为素质提升功能和文化传承功能。 

2.2评价方法 

数据标准化方法：为了消除要素间量纲差异的影响，本文主要采用极差法进行标准化处理。欧式距离法空间化要素为无量

纲数据，在空间化时已标准化;其他功能要素，根据对宜居性的正向或负向贡献，采取极差法进行标准化处理。 

 

式中，F（x）为归一化后的功能值;x为原始数据任一栅格单元上的功能值；Xmin为原始数据的最小值;xmax为原始数据的最大

值。 

权重确定:采用嫡值法计算指标权重，炳值法是客观地分析权重的方法，能够防止过度依靠主观感受导致的偏差。 

首先,利用极差法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归一化后的数据表示为 Pij。 

其次，计算指标嫡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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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根据嫡是计算指标权重。 

 

式中，βj应满足以下条件 且 0≤βj≤l。 

综合指数法：通过综合指数法叠加各项二级功能指标，得到县域宜居性的空间分布特征，计算公式为: 

 

式中，L为县域宜居性；an为权重；xn为二级功能要素。 

空间关联指数：采用 Moran’s I和 Getis-Ord General G测度研究区全域的空间分布模式，采用 Getis-Ord G*识别不同空

间位置上的高值簇和低值簇的空间分布特征[29,30]。 

Moran’s I：在给定显著性水平时，如果 Moran’s I显著为正，表示观测值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高值与高值集聚或

者低值与低值集聚。反之，如果 Moran’s I显著为负，则表示观测值之间存在着显著的负相关，高值与低值集聚。当 Moran’s 

I 接近期望值-l∕(n-1)时，表明不存在空间自相关，观测值在空间上随机分布，此时数据满足传统统计分析所要求的独立、随

机分布假设。 

Getis-Ord General G：当 G(d)值高于 E(d)值，且 Z值显著时，检测区出现高值簇；当 G(d)值低于 E(d)值，且 Z值显著时，

检测区出现低值簇；当 G(d)趋近于 E(d)时，检测区变量呈现出随机分布的特征。 

Getis-Ord G*:当 Z(Gi
*)值为正且显著，表明位置周围的值相对较高(高于均值)，属于高值空间集聚;反之，当 Z(Gi

*)值为负

且显著，则表明位置周围的值相对较低(低于均值)，属于低值空间集聚。 

3 结果及分析 

3.1二级功能空间分布特征 

本文根据各类子功能要素的综合分析，得到居住承载功能、就业保障功能、环境承载功能等 9 项二级功能要素的空间分布

格局(图 1)。 

居住承载功能在广汉市中心城区和各大交通道路沿线高亮显示，高值区主要在中部呈带状分布，并呈现由中部向东西部递

减的趋势，说明广汉中心城区和公路沿线居住承载功能较高，承载的人口较多。能源供应和安全服务两种功能要素在空间分布

上总体呈现由中部向东西部、关键节点中心向四周逐渐递减的趋势，其高值区主要集中在广汉市的中心城区及其紧邻的各镇城

区范围，说明整个广汉市这两类服务功能较强。环境承载功能高值区主要分布在以广汉市松林、连山两镇为界的西部区域，且

以鸭子河、绵远河、石亭江和青白江等水系最为突出，说明该区域为地质环境不易发区，地形平坦、水源相对充足，其环境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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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功能极高;低值区主要分布在松林和连山一带，说明该区域是地形起伏度较大的山区，地质环境隐患较多。交通服务功能高值

区在各大交通道路沿线，并以各镇场镇为高值中心，向外围逐渐递减，说明广汉市道路系统四通八达、区位条件优越。社会服

务和素质提升两种功能要素在空间分布上以广汉市中心城区为高值中心，呈同心圆向外递减扩散，说明在广汉中心城区这两类

功能较强，并能够对周边地区进行一定的辐射，但随着距离的增加，这两类功能值逐渐降低。就业保障功能高值区主要在中部

和东部，西部出现两处副高值中心，说明中部和东部区域的地理环境优越、自然资源条件较好，工业和旅游业等第二、三产业

较发达；西部地势平坦、水资源丰富，存在大规模的优质耕地，适宜规模化和机械化农业，第一产业较发达。文化传承功能在

空间分布上总体呈现东部和西部较强、中部相对较弱说明广汉市历史文化底蕴深厚，自然生态景观内涵挖掘深入透彻，以历史

遗迹和农旅结合的旅游业发展成效显著。 

 

3.2一级功能空间分布特征 

本文将二级土地利用功能要素进行综合叠加，得到生活保障功能、生活改善功能、乡土净化功能等 3 种一级功能以及县域

宜居性的空间分布格局（图 2）。 

生活保障功能：生活保障功能值域在 0.060-0.448 之间，大致呈现中部高、东西部低的空间分布特征，由中部的高值中心

向四周成圈层状递减，最高值位于中部的中心城区，最低值是邻近市域行政界线的区域。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促使优质资源向中

心城区聚集，各类高新产业蓬勃兴起，天然的自然资源优势造就了广汉乡村地区区域化、集约化、专业化的农业生产，基础设

施建设逐步完善，就业机会多元化，就业人数显著增加，居民生活质量水平不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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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改善功能：生活改善功能值域在 0.022-0.267 之间，其空间分布特征呈现两类特征：①中心城区及邻近中心城区的乡

镇呈现以中心城区为高值中心呈同心圆向外圈层状扩散递减的空间分布格局，且由高等级交通网络形成高值轴线穿插连接。②

距离中心城区较远的乡镇呈现以各自场镇为副高值中心向外分级递减的趋势，且由低等级交通网络轴线连通中心城区和各个乡

镇。广汉市中心城区的医疗、教育、社会福利、公共安全等各类保障设施配套齐全，且等级高、服务范围广，配合市区内纵横

交错的高等级道路系统能够对邻近乡镇进行有效的辐射覆盖，使邻近乡镇的生活水平显著提高，而距离中心城区较远的乡镇依

靠低等级的路网无法有效企及，只能依靠集中建立在场镇内的各类低等级设施，因此生活改善功能不强。 

 

乡风净化功能：乡土净化功能值域在 0.017-0.210之间，以广汉市中心城区为高值中心向西北方向和东南方向扩散递减。广

汉市中心城区配备有较齐全的各类高等级文化体育设施，各个乡镇也具备一定的文化站和运动广场，能够对居民进行宣传引导、

科普培训和教育提升，有利于乡村基础工作的有序开展和乡村治理能力的综合提升。市域内旅游资源丰富，对优秀的农耕文化

进行了创造性发展和时代性保护传承，城区具有三星堆遗址等著名古遗迹，乡村地区有稻虾养殖基地、油菜花田等自然风景区，

海拔较高的松林和连山两镇，以丘区农旅融合为落脚点将林果业与康养相结合，是著名的“骑游圣地”。在素质提升和文化传

承两种功能的综合作用之下，广汉市域乡风净化功能整体较强。东北方向的低值区是小汉镇，由于小汉镇是广汉市重点构建的

工业优先发展区域之一，因此镇内的乡风净化功能相对较弱。 

县域宜居性:在生活保障功能、生活改善功能和乡风净化功能的空间综合影响下，广汉市县域宜居性值域在 0.145-0.905之

间，大致呈现出以中心城区为高值中心，各乡镇场镇为副高值中心的圈层状递减分布态势。本文采用自然断点法，将广汉市县

域宜居性划分为 4 个等级，由弱至强依次为弱、一般、较强和强。总体上来看，广汉市县域宜居性可大致分为 4 个层次：中心

城区、中心城区附近及乡镇城镇所在的区域、乡镇城镇附近的区域、远离中心城区和乡镇城镇的区域。虽然广汉市整体宜居性

水平较高，但是过度集中于城市地区，乡村地区的宜居性普遍较低。广汉市作为“成都半小时经济圈”的重要组成部分，结合

其便利的交通和优越的区位，城镇化发展迅速，进城务工的人数逐渐增多，农村人口迁出导致乡村聚落的规模不断缩小，小而

破碎的聚落分布凌乱，公共设施和土地的集约化利用程度不高，城乡极化效应显著闵。在我国城乡二元体制之下，社会福利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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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制度、重工业发展策略和国民待遇分配制度等长期以来都是城市偏向的发展战略[32]，随着农村劳动力人口的不断析出，造成

大量的优质土地和宅基地被闲置浪费，加之乡村地区规划投资和管理的匮乏，也导致农村污染加剧，传统聚落景观破坏严重。 

4 乡村聚落空间重构 

将宜居性值赋予乡村聚落图斑，由于乡村聚落斑块包含多个栅格的宜居性值，因此本文求取每一个乡村聚落斑块宜居性平

均值，并以此为变量来计算广汉市乡村聚落宜居性的全局空间有相关指数 Moran’s I、Getis-Ord General G 和局域空间有相

关指数 Getis-Ord G*（表 3）。结果表明，广汉市乡村聚落斑块宜居性的指数显著为正，全局 G统计指标的观测值大于期望值值，

且值显著，说明广汉市乡村聚落宜居性呈现空间集聚特征分布，且出现多个高值聚簇区（图 3）。 

表 3广汉市乡村聚落斑块宜居性和估计值 

名称 Moran’s I E(I) Z(I) G(d) E(d) z(d) 

参数 0.9792 -0.0001 206.2226 0.0018 0.0016 38.5526 

 

 

首先，本文采用 Jenks 最佳自然断裂法对局域 G*统计量划分为 4 类，生成广汉市乡村聚落宜居性分布格局热点图，由低至

高依次为高度集聚区、中度集聚区、一般集聚区、低度集聚区（图 4）;然后，根据空间位置属性将宜居性等级与乡村聚落宜居

性分布格局热点图叠加；最后，综合区位条件、各等级资源分布情况，将广汉市乡村聚落划分为城郊融合型、聚集提升型、特

色发展型和撤并重组型 4 种类型（图 5）,并提出相应的优化策略，以期能够有助于缩减乡村管理成本和避免聚居点边缘化[33]，

形成规模效应，因地制宜地引导发展不同聚落类型，打造协调发展、最宜人居的川西平原乡村聚落。 

4.1城郊融合型 

城郊融合型的乡村聚落位于强等级的宜居性区域内，面积 8.23km
2
,占市域面积的 1.50%o这类乡村聚落主要在中心城市近郊

区或城乡结合部等地方,具有很强的生活保障、生活改善和乡风净化功能，且高度集聚，过渡性质的资源和社会经济条件相对优

越。因此,这一类聚落要加快城乡产业融合发展、各类设施互联共享，促进城镇资金、技术、人才、管理等要素向聚落流动，积

极承接城市人口疏解和功能外溢；同时，要保持原有生态田园风貌和资源，重点整治乡村环境，逐步纳入城区范围或向新型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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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社区转变，形成面向周边乡村的生产生活服务中心，引导人口集聚。 

 

4.2聚集提升型 

聚集提升型的乡村聚落位于较强等级的宜居性区域内，面积 23.10km2，占市域面积的 4.21%。这类乡村聚落主要分布在中心

城区附近的乡镇和其他乡镇的城镇区域,具有较强的生活保障、生活改善和乡风净化功能，且中度集聚，经济基础、对外交通和

各类设施条件较好，土地空间挖掘潜力大，是人口集聚的重点区域。因此，这类聚落应充分尊重群众的意愿，契合各项政策方

针，整合现有资源，激活强化主导产业,在原有的规模基础上进行改建升级，逐步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同时，调整村落优化布局，

减少自然村落的数量，通过有序推进改造提升、减量提质，吸引周边散落的居民点向村庄集中，以形成休闲服务化、生态整洁

化、农贸组团化的综合聚居型乡村聚落。 

4.3特色发展型 

特色发展型的乡村聚落位于一般等级的宜居性区域内，面积 21.97km2，占市域面积的 4.00%。这类乡村聚落主要分布在离中

心城市和各乡镇城区所在地较远的区域,生活保障功能、生活改善功能及集聚程度一般，乡风净化功能较强，存在配套的设施不

完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匮乏、居住适宜性差等诸多问题,但该类型农业资源条件优越，也是人口的主要承载区域，多点集中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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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难度大。因此，这类聚落应当厘清当地自然资源条件优势和社会经济条件优劣势，充分挖掘自身内在潜力，并结合当地特色

风俗文化引导当地聚落发展优势特色产业，促进产业深度融合，在增加农民收入的同时能够统筹利用乡村生态空间，加快绿色

转型,从而通过引导乡村聚落职能结构重组,再强化投资以完善聚落内各类服务设施,形成布局合理、环境优美的特色旅游型聚落

或生态型聚落。 

4.4撤并重组型 

撤并重组型的乡村聚落位于弱等级的宜居性区域内，面积 7.99km2，占市域面积的 1.46%。这类乡村聚落主要分布在远离中

心城区和乡镇城镇区域的行政界线边缘地带，生活保障、生活改善和乡风净化功能弱，集聚程度低，且该类型地势起伏大、交

通阻塞不全、生态环境脆弱。因此,这类乡村聚落应通过易地扶贫搬迁、生态移民搬迁、农村集聚发展搬迁等方式，革新乡村聚

落结构布局，吸引农户不断向新村聚居点聚集，从而实现聚落搬迁撤并。同时,还要统筹解决农户的生计问题，将聚落搬迁撤并

与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相结合，尽可能在同一行政区内依托移民新村、产业园区和乡村旅游集聚区等适宜区域进行安置，

避免新建孤立的村落式移民社区，搬迁后的原址应因地制宜复垦或还绿，以释放乡村生产生态空间。 

5 结论与讨论 

5.1结论 

本文着眼于区域人居环境系统的宜居性，从系统角度出发，将宜居性评价与乡村聚落重构相结合，构建了 3项一级功能、9

项二级功能的县域宜居性评价指标体系，空间化、定量化地对广汉市县域宜居性进行评价，再以此为基础上对广汉市乡村聚落

格局进行空间重构和策略优化，得到以下 3个方面的结论:①生活保障功能呈现由中部向四周成圈层状递减态势；生活改善功能

呈现分别以中心城区和各乡镇场镇为高值中心向外递减的两类特征；乡风净化功能呈现以中心城区为高值中心向西北方向和东

南方向扩散递减的态势。受多种功能要素的综合影响，广汉市县域宜居性呈现出以中心城区为高值中心，各乡镇场镇范围为副

高值中心的圈层状递减分布态势，市域整体宜居性水平较强，但主要集中在中心城区及其附近区域。②在明晰广汉市县域宜居

性空间分布特征和规律的基础上，将其乡村聚落空间格局优化为城郊融合型、聚集提升型、特色发展型和撤并重组型 4 类，结

合相应的综合发展策略，能够有效地引导城乡资源空间重构，促进广汉市城乡一体化发展和宜居乡村建设工作的开展。③川西

平原乡村聚落的整治建设和保护规划仍存在总体规划布局单一化、同质化等缺陷，阻碍了川西平原传统文化的延续和新农村人

居环境的改善。 

5.2讨论 

本文从区域人居环境系统出发，结合区域宜居性评价结果，针对不同宜居性程度下的乡村聚落提出差异化的发展策略和模

式，对川西平原林盘聚落改造保护和宜居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方面的理论进行了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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